
河的现象也少了很多。
早些年，我国城市排污管道大多采

取合流制设计，遇上下雨，截留干管里的
雨水、生活污水、工业污水水量急速增加，

来不及输送到污水厂，超出容量部分就通过
溢流井直接进入河流。章志标说，他考察了很

多城市，雨天时污水下河是普遍存在的难题。
“因为我们引入了雨污分流技术。”陈怀宇解开了章

志标的疑惑，目前，圭塘河边已有 43个排水口完成改
造。陈怀宇还提供了一组数据：长沙每年约下155场雨，现

在至少能防止其中62场造成污水溢流。
2017 年起，雨花区政府建立由主要领导担任河长的区、

乡、村三级河长体系。圭塘河流经该区7个街道办事处，每个街
道都有1名河长。这些河长每天巡河要打卡，下游段监督上游段，

发现问题就通过智慧巡河平台反馈。
同年，在一次例行巡河时，一只白鹭闯进了刘科的镜头。作为生态

环境的指示性物种，白鹭在消失多年后重回圭塘河，这让刘科很是兴
奋，“圭塘河活过来了！”
在进入黑臭水体名单两年多后，目前圭塘河部分流域持续稳定保持在Ⅲ

类水，入河口水质稳定保持在Ⅳ类及以上。

“雨花群众”

章志标突然加速把车驶离了河岸。顺着他开车的方向看去，一股浓烟正在升起。汽
车来到一片准备拆迁的区域，几个还没搬离的住户在焚烧门前的一大片垃圾。橡胶、泡沫

遇火燃烧，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章志标一面掏出手机拍
摄现场视频，一面要求住户停

止焚烧，“你们这样做，既污染空
气，又损害自己的健康。”

大约半小时后，接到举报的雨花
区黎托街道相关负责人带着环保站

和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将焚烧垃圾的当事人带回街道办事处，进

行批评教育及后续处置。
“在这里环保不难干，有情况可以随时

反映，相关人员随时处理。”以外来者身份当上
“雨花群众”后，章志标丝毫不讲客气，不管白天
晚上，只要发现一处污染，立即就取证上传到雨花

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的微信群。办公室主任绕纳
新还在凌晨3点多接到过章志标的举报电话。

不过无论多晚，相关执法人员都会第一时间赶去
处理问题。“一方面治理污染要抓现场，另一方面也要

给章志标这样的民间河长撑腰，别让他们付出时间精力
还吃了暗亏。”绕纳新说。

2018年初的一天早上，章志标在圭塘河同升街道沿线
巡查时，发现河水变成了红色，还浮出大量白色泡沫。

“这可是重度污染！”接到章志标的电话后，雨花区政府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处
置工作小组。很快，陈怀宇
赶到现场指挥调查。

“我怀疑河里面有排污
暗管。”经过一番观察，章志
标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太可能，这一区域我
们刚做了调查。”有工作人员
表示。

“挖开看看！”陈怀宇调来
了挖掘机，把那片河道挖了个
底朝天。

到第二天凌晨，污染原
因初步确定，是长沙一家清
洁公司的一名司机私自把拉
运的猪血倒入附近的下水管
道中，导致河水被染红。

因为自己的判断错误耗
费了人力、物力，还引起了一次沸沸扬扬的“舆情”，章志标心里有些过意不去。陈怀宇

却觉得，要留住好不容易来的治理成果，就要让守河的人没有无谓的顾忌。
保护各方的积极性，就是保护守望圭塘河的眼睛，这几乎成为雨花区委、政府的共

识。河长办一位工作人员说，因为圭塘河，自己这几年认识了不少人。
2016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包括刘科、章志标在内的 16 人成了圭塘河首批民间河

长。到目前，这一队伍已扩展到 100余人。
日夜盯着圭塘河的眼睛还有很多。今年 4月，圭塘河民间河长“红黄蓝”护卫营成立。红

色代表市政、环卫等部门一线人员，黄色代表媒体、社会公益组织、热心市民等社会人士，蓝色
代表辖区和街道的专业巡河员。

2017 年的一天，因为好奇，家住雨花区的年轻人意成明带着刚刚网购的电鱼设备，和一
名同伴来到圭塘河。还没开动，就有市民打电话向章志标举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电鱼是违法行为……”面对章
志标提到的可能的处罚，两个小伙子吓坏了，慌忙向他求情，表示愿意清理该河段两岸的垃
圾，并一定退掉电鱼装备。

看出两人是初犯，章志标同意了，还跟他们一起捡了两个多小时的垃圾。让章志标没想
到的是，自那以后，意成明也成了一名“雨花群众”，遇到破坏生态的行为，就会立即向他报告。

治水生钱，以园养园

“要把一个城中村改造成占地 400 多亩的海绵城市示范公园，政府准备投入多少资金？
这些钱要从哪儿来？”

2017年，在一次有关圭塘河的治理交流会上，刘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摆在刘科面前的，是雨花区政府与德国汉诺威水协合作制定的圭塘河未来治理规划。那

里面的每一条，都涉及到“资金”二字：圭塘河二期生态景观公园投资 10亿元；雨
花亭街道井塘村海绵城市示范公园投资 14.5亿元……

“两个项目政府预计投入 5300万元。”这个回答让刘科感觉像是听了个玩笑
话，这点钱，能做什么？

干了六七年环保，刘科很清楚，现在圭塘河里流淌的，既是清水，也是真金白
银。以雨污分流改造为例，每改造一个排水口，就要投入 1000 万元。从 2003 年
到 2016年，光是圭塘河的生态治理，花费就超过 10亿元。

光靠财政投资，再有钱的政府也治不住圭塘河。规划方案公布不久，圭塘河
流域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圭塘河被推向市场。

社会资金注入，加快了沿河公园的建设；河流环境持续改善，推高了园区内
物业用房的租金。已经建成的圭塘河二期生态景观公园内的物业用房，每年大
约有 5000 万元租金收益，2021 年竣工的海绵城市示范公园，预计每年能实现物
业经营收入 4000多万元。

治水生钱，以园养园，刘科以为的玩笑话，正在成为现实。
作为雨花区国资经营集团监事会主席，邓友最擅长的就是算账。圭塘河的治理，她可以

准确报出一个又一个账目。只是当被问及把近百亿元的资金扔进一条河里值不值，又为什么
不把物业用房租给经济效益更高的商户时，邓友难得地没有提及数字。“治河的最终目的，是
把曾经的圭塘河还给市民；综合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市民共享河流带来的环境与风景。只
要老百姓重新回到圭塘河边了，就是值。”

也是在2017年，刘科开始从事河流公益教育。他觉得，过去环保公益组织以专业见长，用
事实和数据督促政府重视环保，治理污染。“可就拿圭塘河来说，最近几年政府的治理措施和规
划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这也是倒逼着环保志愿者转型，去探索环境保护更深更多的领域。”

现在，刘科的镜头中多了许多孩子的面孔。他们从学校来到河边，了解河流与人类的关
系，学习水资源的相关知识，还像河长一样体验巡河。

在圭塘河二期生态景观公园里，有一座“和+”图书馆。2018年 7月 1日开馆时，里面一本
书都没有。从圭塘河到图书馆，雨花区政府想要把共建共享的理念扩散开来。“如果有一本书
曾经温暖过您，您也愿意把这份温度传递给别人，欢迎您把图书共享。”馆长吴尚这样向前来参
观的市民解释道。

圭塘街道 6岁的男孩谭炎轩把一本名为《彩云为裳》的绘本带到图书馆，成为第一位共享
者。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人用自行车运来一大捆书，像告别老友一样，把它们亲自摆上书
架。印度学者帕乔里来到长沙，听说了“和+”图书馆，分享出随身带着的《生存在环境中》……

1年多时间，图书馆内就收到了 3万余册共享图书。
把图书送到“和+”图书馆之前，帕乔里在扉页写下了一段话，“基于共享图书馆的理念有强

大的力量，因为他是建立在知识被分享的巨大价值之上，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原则，将拥有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和更安全的星球。” （版式设计：赵青春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刘科微微调整着焦距，镜头里，画面由模糊变得清晰。一只黑嘴白翼的白鹭单腿站立
在水中，脑袋缩到背上，随时准备发动捕食。刘科按下快门，拍下白鹭和它在清水中的倒影。

2010 年第一次把镜头对准圭塘河时，刘科没想到，这条当时又黑又臭的内河能像现
在这样，不仅恢复清澈，还建起生态公园，成了长沙市海绵城市建设的示范点。

城市的发展无法倒退，圭塘河也不能简单回到“河边农田河里游鱼”的景象。借助行
政与市场的合力，政府与社会联动，让封闭的治河成为开放的共享，各方因河流的好转各
有所得。

3年时间，圭塘河活过来了。

不光彩的头版新闻

刘科第一次拍圭塘河，就把它送上了长沙当地报纸的头版。
47 岁的刘科自小生活在圭塘河附近。在他儿时记忆中，圭塘河水流量不大，但水清

岸绿，夏天时是他和同伴游泳的好地方。朱炎青比刘科年长一些，早年靠捕鱼为生，圭塘
河就是他一家老小生计的保障。上世纪 80年代末，他几乎每天都到下游捕鱼。“有时候一
天能捞几十网。也不用带水，渴了就捧一把河水往嘴里送。”

圭塘河，据传为灌溉农田而修建。据《湖南通志·堤堰》引《异录记》注释，“圭塘”原名
“龟塘”，汉代时“有神龟，皎然白色，长四五尺，出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龟塘”。河流全长
28.3公里，发源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流经雨花区、芙蓉区，横贯乡镇与城区，最后汇入
浏阳河。在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心中，这是他们的“母亲河”。

可城市的快速发展却渐渐让“母亲河”不堪重负。谁也说不清楚，河水到底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变脏、变臭。现在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早在 1999年，雨花区政府就曾编制了
圭塘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

2010年，刘科参加了环保公益组织的一次活动，从圭塘河源头徒步到入河处，沿途考
察河流的污染情况。眼前的一幕幕，让他心惊——

上游河水几乎枯竭，沿岸原生态的绿树青坡被钢筋水泥浇筑的堤坝代替，岸边菜市场、
屠宰场、化工厂林立，“像一口锋利的钢牙紧紧咬住了圭塘河。”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从100多
个排水口直接入河，混合成各种颜色往下游流去。越接近入河口，河道中堆积的垃圾就越
多。“这样的水浇出的菜，没人敢买。”岸边的菜农见了刘科他们，都是一副唉声叹气的样子。

那时，刘科是网站的摄影师，尤其擅长舞台摄影，总能在有限的空间和强烈的灯光中，
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美。那一天，他拍出的圭塘河，却满是“后现代”的压抑感：照片左下角，
一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破沙发在浑浊的河水中和自己的倒影为伴，相对的右上角，枯树枝
的阴影下排列着各式垃圾。

照片见报，刺痛了许多人的眼睛。
隔了两三天，刘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是雨花区政府工作人员。”来人自报家门后，

邀请刘科再去河边看看。
刘科赶到拍摄地，发现垃圾已不见踪影，河道中满布的杂草也被修整干净。原来，见

到照片后，雨花区政府派出 4辆垃圾车、出动千名志愿者对该河段进行了紧急清理。不仅
如此，雨花区政府还邀请刘科对圭塘河进行长期监督。

不久后，刘科转行成为一名专职的环保志愿者。巡查、拍摄圭塘河，是他的重要工作。

“双水湾”是个“臭水湾”

和章志标待在一起，总让人觉得有些担心：担心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被谁给揍了。
57 岁的章志标个子不高，皮肤黄中带黑，显出一种体力劳动者才有的健壮。他稀疏

的头发胡乱地贴在头皮上，像从任意一个村子里拎出来的农民大叔。
老实巴交的外表下，是火爆的脾气，尤其是见到破坏环境的行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

人，章志标想都不想就会冲上去。言语制止，拍照取证，电话举报，一系列动作既行云流水
又理直气壮。要是对方不听劝阻，他就破口大骂。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可我还真没被打过。”开车行驶在圭塘河沿岸，章志标说。
章志标家住长沙市黄兴镇蓝田村，紧邻浏阳河。上世纪末，当地 13 家化工企业不按

规定处理废水废气，直接排入河流与空气中。鱼虾死了，庄稼蔫了，章志标家门口刚装上
的钛合金立柱很快就被浓烟熏得发黑。

赶不走化工企业，不少村民像逃难一般搬走了。章志标没走。他铆足劲抗争了4年，不
断收集证据、举报、曝光，期间也有人试图收买他、威胁他，甚至编造罪名把他关押了38天。

不放弃，只有一个理由，“我要活命！”
2002年 11月底，13家化工企业被全部关闭。当过“环境难民”的章志标，从此一边打

理着家里的农家乐生意，一边做起了环保志愿者。
最初，章志标的目标是守护浏阳河。他自封为“浏阳河河长”，还印了 5000 张名片沿

河向人发放。只要收到消息说有人破坏河流生态，他立即就开车出动。慢慢地，受环境污
染之困的人从各地赶来，向他求助。章志标也不嫌麻烦，5 年前，他干脆做起了专职环保
志愿者，“每天就干这一件事。”

和记者一起巡查圭塘河这天，在源头跳马片区，一批与水利工程相关的人员正在参观调
研。“遇到专家，我一定要给他们‘上一课’。”说完，章志标就跳上大巴车，讲起河流保护的重要
性和他遇到的问题。话音落下，车上的人还来不及反应，带着一脸错愕给章志标鼓了掌。

这样一个在一些人眼里像个“刺儿头”的人，2016年时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雨花区
区长刘素月点名邀请他做圭塘河的民间河长。

刘素月“自找麻烦”，因为圭塘河已成了
雨花区的大麻烦。

“不是没治，而是怎么都治不好。”刘科早
几年拍下的圭塘河，状况总是时好时坏。垃
圾拉走一车又来一车，河水清澈一阵后重新
变黑；沿岸违建堤坝被凿开，可晴天时来水太
少，汛期时雨水混着污水又一股脑倾泻入河。

2013 年前后，圭塘河与浏阳河的交汇处
新建的一处商品房小区“双水湾”陆续有业
主搬入。但住户很快发现，这里更恰当的名
字应该是“臭水湾”，河道里污水和垃圾散发
出的气味熏得人根本不敢开窗。

绵 延 近 30 公 里 的 圭 塘 河 ，穿 过 住 宅
区、商贸区，仅排水口就有 119 个。与之对
应的生态环境治理涉及水利、市政、环保、
城建等 10 多个部门。治标容易治本难，职
能部门间相互推诿、“打架”，城市内河治理的通病，圭塘河一个也
没逃脱。

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对全国城
市黑臭水体进行排查，圭塘河名列其中。长沙市环保局水质检测
结果显示，圭塘河流域多处水质出现劣Ⅴ类指标。

同年，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公布《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理
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实施方案》，要求
到 2017年底前，长沙市区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2017 年，雨花区发布《长沙市雨花区圭塘河流
域综合治理“四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计划当
年在全流域消除劣Ⅴ类水体，2018 年实施井
塘段海绵城市示范公园建设，2019 年流域
整体水质全年晴天中 60%以上达到地表
水 IV 类，流域环境显著改观……

要达到这些看来无法完成的
目标，刘素月需要一切力量
的参与。

其中就包括章
志标。

要治河，先治水

每个月把圭塘河从头到尾走一遍，这个习惯陈怀宇已
经坚持了两年多。

2016 年，为打破“九龙治水”的藩篱，雨花区政府成
立圭塘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挥部，副区长陈怀宇任指挥
长；2017年，湖南全省推行河长制，他又多了“圭塘河河
长”的头衔。现在，仅凭肉眼，他也能把河里的水质状
况预估得八九不离十。

要治河，先治水。治理指挥部成立不久，圭塘
河水“屡治屡黑”的根源找到了。上游跳马镇地下
管网缺失，老化破损现象严重，污水处理能力非常
薄弱。

源头的水质有问题，沿途怎么治都不行。治
理指挥部一方面对跳马片区地下干支管网进行
改造，实现污水管网配套；另一方面，针对圭塘
河源头来水不足的问题，引浏阳河水以每秒
1.5立方米的流量入注，目前已累计补水超过
1400万立方米。

地下的问题解决了，岸上的问题也要
解决。为了截断污染源，圭塘河边的 200
多万平方米违章建筑被拆除并恢复自然
生态，沿线 119 个排水口全部实现截污，
还安装了智能检测设备，排水数据每 5
分钟就上传一次。

在圭塘河雨燕段，有一处人造瀑
布。巨大的石头层层重叠，十几只石
乌龟点缀在石头上，从深处涌出的清
水顺着高差落下。不少市民经过
时，都会停下来拍下照片。“不知道
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其实是
长沙市新开铺污水处理厂的尾
水排出口。”刘科说。

就在几年前，同样的位
置，裸露的排水口还将未
经处理的劣质水不断排
入圭塘河。

不过在章志标看
来 ，这 还 不 算 什 么 。
接受了刘素月的邀
请 ，章 志 标 把 圭
塘 河 来 来 回 回
走 了 很 多 遍 ，
让 他 惊 讶 的
是 ，现 在 即
使 遇 上 大
雨 天 ，污
水下

圭塘河的讲述圭塘河的讲述
本报记者 赵 航 方大丰

□□ 特稿特稿100100

28公里的水路，污染了治理，治理了又污染，
反反复复近20年。

作为长沙唯一的内河，2016年，圭塘河被列入
全国城市黑臭水体名单。

抢救长沙版的“龙须沟”，成了摆在所有人面
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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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 年年，，刘科拍下又臭又脏的圭塘河刘科拍下又臭又脏的圭塘河，，成了当成了当
地报纸的头版新闻地报纸的头版新闻。。

改造前的长沙市新开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水口改造前的长沙市新开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水口。。

改造后的排水口成了圭塘河边的一处景点改造后的排水口成了圭塘河边的一处景点。。

刘科曾经拍照片的地方刘科曾经拍照片的地方，，现在已是水清岸绿现在已是水清岸绿。。


